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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或包含有李公麟《五马图》的介绍、研究著作等十数种，检索其间

文章和所配图像，几乎都遭遇排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作者的考订功力问题，而很可能是早期

图像的连接或图像摄制前最近一次修裱衔接的顺序出了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不被重视的问题，

即原作的标准尺寸屡有小的误差，有记录 29.6cm 的；有说是 29.3cm；甚至还有 26.9cm 的，

甚不一致。究其原因，原作已经遗失，研究都是针对流传下来的复制图像进行的。

据传李公麟《五马图》作品原件于民国时期流传到了日本藏于私人手中，二战时失去踪迹，

盛传毁于战争，实际情况还缺少可靠的资料证实。总之，原图已经不见，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仅是

在离境前就拍摄完成的高清图像。据故宫古书画部研究员金运昌先生的介绍，晚清满族青年佟济

煦喜好摄影，通过陈宝琛说服溥仪将皇家珍藏的传世书画精品分批借出拍照，用底片放大的技术

制作成清晰的照片出售。

1959 年 6 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周蕪先生著《李公麟》一书中采用的图像是迄今所能

见到最早引用的图像，其排序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其后张安治先生

撰写并于 1979 年 11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 李公麟》一书中，文字

描述时顺序与上一版相同，但在排列图像时出了顺序上的错误。此图排序为：凤头骢、好头赤、

照夜白、锦膊骢、满川花。其后的很多论文、著作沿用此排序。还有一种排序就是目前流传的高

清复制图像的长卷排序，其中黄庭坚原题题签的位置排混，如四川美术出版社在 2014 年汇编出

版的李公麟高清作品集中，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图像，第一幅仍然是凤头骢，但其后紧接着的是满

川花，同时凤头骢的题签位置挪移到了好头赤的后边。此图顺序为：凤头骢、满川花、好头赤、

锦膊骢、照夜白。

按此图原作排序在宋末元初时周密曾经在《云烟过眼录》中记录过：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收董氈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

一匹：元祐三年上元□□□进满川花；

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按照我们今天所知最早的文献记载，此图原稿排序与今所见任何研究中所述皆不同，最接近

的是周蕪先生的研究，但最后两幅位置是颠倒的。

细读文献，我知道在此图原作进入乾隆御府收藏之前，其实已经失去了满川花一图。清初诗

文泰斗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五中曾记载其鉴定时阅览当时还能够见到的李公麟《五马图》情况。

他见到的五马图已经缺失了最后一马满川花，这一本只剩余四匹马的图卷是藏于毗陵——即江苏

常州的庄氏家中。王士禛的这部笔记集所记起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止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即

他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于庄氏家藏书画中看到此幅画作的。也就是说，此后的某一个时间——到乾

隆为满川花一图题跋前，此图被庄氏或其他人进献到皇家。据此，乾隆御府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搜

集到了满川花原图——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大的可能是，乾隆知道此图之缺，组织画家补

绘了满川花，故此他才会在满川花一图上题跋。因此，乾隆以后，满川花一图缀全卷之尾，而实

际的原稿，应当如周密所记。这也就是大家会发现，实际照夜白的黄庭坚题签方式与其他三卷不同，

其实，据我的研究满川花的题签也应与前三图相同，只不过在元代时就已经污损不清了。

上述的两个疑问就好解释了：关于顺序问题，应当按周密原文所记。题签的混乱，是由于流

传的是佟济煦所制作的照片，照片是单幅放大拼接的，一定是有些图像在拼接时就出错了；而且

由于放大机制作照片时尺寸是难以精确到毫米的，现在研究时使用的图像有误差，所得尺寸数字

难以统一。

这次制作这套临摹技法指导图本，我们本着尽最大努力还原的理念，选择了多种数字中最接

近原图尺寸的数据作为本图印制的依据：29.3cm。理由是：文献记载李公麟常使用南唐李后主主

持生产的澄心堂纸作线描，澄心堂纸多层较厚，《五马图》根据我们细心揣摩，李公麟屡有试验

用的误笔留存——应当就是使用的澄心堂纸，所以不能透稿，直接以笔墨成之。澄心堂纸生产在

五代时期的江南，规格应当更符合唐代时期的布帛尺，大约是在 29~30cm 之间。又因为我们现

在所能见到的画卷图像，明显上下皆有磨损后被修裱时切割的细微痕迹，这说明现存图应在原始

尺寸的基础上略缩一点。故取 29.3cm。

宋代美术史中最为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人物画家毫无争议只能是李公麟，历代皆称誉他为宋画

之第一，也有不少大学者赞其为古画第一。《五马图》不仅是他的代表作，历来学者对此图属李

公麟原作的结论尚未见疑议，而其他几件传为李公麟的画作者就不好说了。一幅尺寸并不大的手

卷，所绘不过五匹良马，却流传了近千年，宋室南渡时被藏家安稳地带到了江南，至元代未曾损坏，

更有赵孟頫父子临摹……最后甚至可能引得乾隆皇帝不吝伪造补齐，或亲笔题跋——这一段收藏

史已经足以证明它的珍贵了。此图的艺术价值种种，无须我们在您动笔之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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